
水，生命的源泉，城市发展的命脉。
位于渤海之滨、地处九河下梢的天津，曾
因缺水而被命运扼住了“喉咙”。

上世纪70年代末，华北地区持续干
旱，天津更是遭遇了半个世纪以来最严
重的水荒。向京津两大城市供水的北京
密云水库存以及官厅水库，已降到了死
水位。城市日供水量被压缩到60万吨极
限，全市蓄水量也仅够维持1个月。海水
倒灌改变了海河水的味道——泡茶，是
苦的；熬粥，是咸的。“天津一大怪，自来
水腌咸菜”，成了这座城市真实的写照。

城市发展到了命运攸关的时刻，水
从何处来？

作为北方最重要的工业城市，天津
的用水问题，一直是党中央、国务院的牵
挂。早在1972年，中央领导同志就指
出，把丰富的滦河水拦蓄起来，解决天津
和唐山的用水难题。

引滦入津的龙头是潘家口水库，其
建设早于引滦全线开工7年。
“当时得知要参与潘家口水库设计，

我兴奋得一宿没睡，能投入到一项伟大
工程的建设中，是何等荣幸。”陆宗磐，
中水北方勘测设计研究有限公司原总工
程师，如今已年近八旬，虽主持过40多
项国家及地方重大水利项目，但当他说
起在潘家口水库的13年岁月，仍然感慨
万千。“1973年底，我和我爱人朱凤娟从
水电五局调入水利部天津勘测设计院，
行李还没来得及打开，就直奔潘家口。
一路火车、汽车、马车加步行，终于到达
设计队所在地——走马哨村。”

这个只有十几户人家的小村子，一下
子聚集了来自天津、河北、北京等多家单
位的近百名设计人员。冒着零下30摄氏
度的严寒，大家在山谷里进行坝址和坝型
的比选。那时山里没有路，大家只好一路
走一路爬、手脚并用。在上海弄堂里长大
的朱凤娟，哪里见过这样的阵势。“条件很
艰苦，但是大家没一个人叫苦，心里只有
一个信念，一定要把水库设计好！”

陆宗磐仍然珍藏着49年前他亲手
绘制的潘家口水库大坝鸟瞰图。“这是当
时国内在建项目中最大的水利工程，也
是国内首座混合式抽水蓄能电站，坝型
是低宽缝混凝土重力坝，按千年一遇洪
水设计。”陆宗磐说。在所有设计人员
的共同努力下，仅仅半年，潘家口水库就
完成了初设，1975年正式开工。

进入上世纪80年代初，京津两地用
水形势持续恶化，天津号召全市人民开

展节约用水行动，同时也做了最坏的打
算。为了预防最严重的水源枯竭情况，市
委已经制定了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工业
分批停产和疏散城市人口的应急预案。

天津，在干渴中挣扎。
1981年 5月 15日，国务院召开城市

用水紧急会议。会议决定从河南、山东
引黄济津以解燃眉之急，同时从长计议，
加快引滦入津工程建设，从根本上解决
城市水荒。

引滦入津工程是我国最长的跨水域
城市引水工程，项目多，战线长，工作量
大。“光是线路选择，此前就已考察论证了
很多年。”中国市政工程华北设计研究总
院原顾问总工程师陈湧城参与了引滦工
程设计的全过程，“经过大量的勘察对比，
决定走北线，也就是现在的路线，北线具
有来水快、收水多、水质好，可以分期实
施，便于安排投资的优点。”陈湧城说，当
时数百名工程勘测设计人员不舍昼夜，最
终完成了从北线引滦入津的选线勘测。

从大黑汀水库，到新开河水厂，长达
234公里的北线引水线路，要在两年内实
现通水，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党中
央、国务院对天津人民十分信任，把引滦
入津任务全权交给天津，由天津包干完
成。当时市委、市政府的指示是：分秒必
争，尽量提前，把滦河水引入天津。那时
我们白天跑现场，晚上回指挥部搞设计，
一天当两天用，时间不等人啊，整个城市
在等着喝水。”陈湧城回忆。

为了加速设计进程，天津市先后组织
18个设计单位承担设计任务，设计人员
顶烈日，战酷暑，爬高山，涉深水，披荆棘，
穿草丛，连续奋战。

陈湧城所在的单位承担了引滦入津
工程下段从于桥水库到新开河水厂的总
体设计，在这段输水管线上有分水枢
纽、有泵站、有倒虹，设计量巨大。“上千
张设计图，以最快的速度绘制、把关、审
批，以最快的速度送达建设部门手里。”
1982年 6月13日，引青入潮倒虹成为引
滦全线第一个竣工的项目，大大提振了
参战者的信心。
“引滦输水线路的设计，体现了集体

智慧。”陈湧城铺开地图，“滦河水进入尔
王庄泵站之后，分别走了明渠和暗渠两
条线，这样的设计既确保了收水效率，又
提高了输水的安全性。明暗两条线，这
是双保险！引滦入津工程荣获了国家质
量金奖、国家优秀设计金奖、原建设部优
秀设计一等奖。”

1982年5月11日，引滦入津工程全面
开工。

作为当时新中国最大、最完善的城市
给水工程，它连通了滦河和海河两大水系，
总长234公里，全线隧洞、泵站、桥梁等工
程项目215个。

向引滦工程进军的号角，首先在横跨
河北省迁西、遵化两县交界处一条10余公
里长的狭长地带吹响。最艰巨的任务由原
66军198师以及铁道兵8师承担，他们要在
我国地质年龄最古老的燕山山脉中段，在
迁西县，穿越景忠山，突破险要的“卡脖子”
地段，在200多条断层中打出一条9.7公里
长的引水隧洞，把滦河水引入海河水系。

王善银今年65岁，中铁十八局五公司
退休职工，作为公司2000余名参加引水隧
洞开挖的勇士之一，40年前他是铁道兵8
师“掘进班”班长。
“我们到达燕山脚下，来不及休整，放

下行李，一部分人开始搭建营地帐篷，一部
分确定洞门，准备挖洞。当时正值冬天，天
寒地冻，冻土一尺多厚，风钻都打不透！”隧
道工程，堪称水利工程建设的世界性难题，
王善银说，当年没有先进的机械设备，只有
镐、锤、人力小斗车，怎么办？就是一镐一
镐刨也要刨出洞来。

但是当时，摆在人们面前更大的难题
是：如果按正常速度挖掘，以景忠山隧洞这
样的石质，每天最多掘进一米，整个隧洞需
要挖30年，即便两头同时开挖也要15年。
“天津人民等不了！”王善银是湖北人，

从小喝长江水长大。有一次出差在天津火
车站转车，在候车室喝过一杯水，那苦咸苦
咸的味道卡在嗓子眼儿，让他一辈子都忘
不了。“我时常给战友们讲起那杯水的味
道，当我们在施工中遇到困难，想想700万
天津人民期待的心情，他们还喝着苦咸水，
我们要加油干啊！”

王善银所在的团是40团，之前没有承担
过打洞任务，刚开始作业，采用阶梯式爆破，
进展缓慢，但是40团是出了名的作战勇猛、善
作善成，被大家称为“老虎团”，没有什么事能
难得倒“老虎团”。他们发扬“一不怕苦、二不
怕死”敢打敢拼的精神，采用光面爆破的方
法，使每日掘进速度一下子达到了6米。
“引水隧洞可以说是整个引滦工程的

咽喉，难度大、风险高。”王善银带领战友们
三班倒，歇人不歇工，他们每次上工，都要
戴好安全帽，穿好水衣水裤，沿着斜井下
200多级台阶到达正洞，风钻声震耳欲聋，
洞顶渗水哗哗作响，脚下的积水没过了脚
面，一声声爆破，尘土砂石飞扬。王善银常
说，这是一场炮火连天、硝烟弥漫的战斗，

作为战士，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夺取胜利。
开山凿洞，是相当艰苦又危险的作业。

由于地质条件复杂，加上工程上得急，工具
简陋，给施工造成更多困难，有的地方地下
冒水，有的地方洞顶塌方。据有关统计显
示，在引水隧洞开凿过程中，官兵们先后战
胜了500多次塌方，经历了138万余次爆破。
王善银和战友们每天都会经历大大小小的
危险。有一次，他们正在洞内施工，发现一
处石壁在不停地渗水，而且还混合着泥沙。
情况不妙，王善银让大家赶紧停下来，大喊
一声“快跑”！全班12个人，有2名战友被埋
在了泥石流里。“当时顾不上危险，大家用双
手去刨泥沙，有的把指甲盖都刨掉了，半个
小时后，终于救出了战友。”直到今天，回忆
起这一幕，王善银依旧感到后怕。

在数万名官兵的努力下，仅用4个月时
间，他们就完成了15条斜井的开凿任务，用1
年零2个月时间完成了10多公里的隧洞开
挖和衬砌任务，比原计划提前了1年多。

为了工程的早日建成，施工部队先后有
3500多人主动推迟婚期、假期，2100多人在
探亲中提前归队，6000余人带病带伤坚持施
工，107人受伤致残，还有21人为工程献出了
宝贵的生命。

全长234公里的引滦入津工程，中建六
局作为参建主力军，承建了北起九王庄、南
至新开河水厂100公里的建设任务，包括宜
兴埠泵站至新开河水厂钢管输水、潮白河泵
站、输水暗渠、尔王庄水库、新开河水厂等12
项共76个单位工程。中建六局近万名职工
投入这项“超级”工程。

说起40年前参加引滦入津工程的往事，
时任中建六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的张兰祥
如数家珍：“引滦工程只能成功不能失败，大
会战取得胜利的一项法宝是建设者顽强拼
搏的斗志。我们为了全力推进项目施工，白
天黑夜三班倒，大家瞄准一个目标，那就是
要高质量、高效率地完成任务。许多职工负
伤流血不下火线，不少女职工为全身心投入
建设，把年幼的孩子委托给亲属照料。”

百年大计，质量第一。作为大型跨流域调
水工程，引滦入津施工技术要求十分复杂，对建
设单位提出了很高要求。“当时潮白河泵站关键
设备立式溷流泵的安装是一项高难度工作，由
中建六局负责施工。立式溷流泵直径1.8米，是
个庞然大物，当时在国内属于首创，中建六局建
设者克服了多曲线叶轮片角度调节难度大、巨
型电动机轴安装精度要求高等困难，高效率高
质量完成了立式溷流泵设备安装，六七米长的
巨型轴最大偏斜度仅有7毫米，这种对质量的严
谨态度，让来访参观的澳洲专家惊叹不已！”说
起往事，张兰祥脸上洋溢着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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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情的铭记

“我们要加油干啊！”

一代人的热血

“引滦工程有我们的贡献”

一种精神的传承

“现在我们的绿化覆盖率是百分之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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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河”的诞生

“整个城市在等着喝水”
■本报记者张立平耿堃

引言：水是咸的、苦的，多

浓的茶叶都遮不住苦涩的味

道；每周都有固定停水的日

子。今天天津的年轻人很难

想象，这就是父辈们在40多年

前的生活日常。那时的天津

人喝一口没滋没味的白开水

都是奢望。

1983年9月11日，天津家

家户户沏龙井茶、赏中秋月。

李瑞环同志代表700万天津人

庄严宣告：“天津人民喝咸水、

苦水的历史从此结束。”天津

城市饮水水质达到国家二级

标准，成为全国饮用水质量最

好的城市之一。

这一切源于一项伟大的

创举——引滦入津工程。

这是当时国内第一项跨

省市、跨流域，具备引水、输

水、蓄水、净水、配水完整系统

的综合性大型城市供水工

程。在整个工程建设过程中，

广大工程技术人员和参建人

员创造了中国水利建设史上

的奇迹，凝聚出伟大的引滦精

神。在党中央、国务院、中央

军委的正确领导下，在中央各

有关部门的指导与帮助下，依

靠全市人民的力量，依靠英勇

的人民子弟兵，依靠全国19个

省、自治区、直辖市，特别是河

北省，更直接的是唐山地区的

迁西、遵化等地的团结协作，

克服了重重困难，在短短的1

年零4个月内，就把中央尽快

通水的要求变成了现实。从

此，天津有了一个可靠的供水

水源。

四十年弹指一挥间，引滦

工程滋养了津沽大地，润泽了

沿线生命，引滦精神激励了一

代又一代奋斗者。

年供水总量

水厂供水能力

供水水质合格率

陆宗磐和妻子回忆当时勘察设计

潘家口水库时的情景。

本报记者 刘欣 摄

陈湧城和青年们分享参加引滦入津

工程的故事。 本报记者 刘欣 摄

天津三岔河口旖旎风光。
天津市引滦入津工程纪念碑。

王善银（左二）和战友今年8月再回引水隧洞。 照片由受访者提供

照片由市水务局提供

332.8亿立方米

5.中水北方勘测设计研究有限公司原总工程师陆宗磐手绘的潘家口水库地图。(受访者提供）

1.引滦入津明渠开挖工程大张庄北市区工地

上，参加义务劳动的干部和职工在努力奋战。

2.引滦隧道贯通。

3.引滦全线试通水，铁道兵某部指战员激动地撩起水花。

4.喝一口滦河水，天津居民院里欢声笑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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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滦入津工程累计向我市安全供水

河北省迁西县引滦入津工程纪念碑。

1983——2023

潘家口水库昔日与今朝（合成图）。

“急引滦所急，保引滦所需”，是当
年建设引滦入津工程时，全市各级领
导干部和全市人民的共识。为实现引
滦入津工程早日通水，天津市全民动
员，全力以赴，广大市民积极参与引滦
工程建设。工农学兵各条战线组成了
10万名义务劳动大军，完成64公里明
渠开挖任务。

邢占岺就是这十万分之一。1982
年，大港电厂子弟学校高二学生邢占岺
和同学们，参加了引滦工程义务劳动。
“天天早上集合时间比上学还早，

晚上到家得六点多钟了。”他记得每天
单程就要坐一个多小时的汽车到工
地，“工地上人山人海，我们的工作就
是挖土运土，参加义务劳动的同学里
男生女生都有，一共10天左右。”

尽管这10天天天都是重体力劳
动，但当初少年时不觉得累，睡一觉转
天早晨又充满活力投身引滦工程建设
中，如今年过半百，想起来依然“有意
思”，而且能骄傲地说“引滦工程有我
们的贡献”。

大多数同学对于引滦工程的贡献
浓缩在高中二年级的那10天，于邢占
岺却是近半个世纪的付出。

参加修明渠义务劳动时，他可能
想不到这是自己的人生与引滦工程紧
紧绑定的开始。

1983年，通过招考，邢占岺进入
引滦隧洞管理处工作。“当时我去的隧
洞被称为‘引滦第一站’。”忆往昔，他

的声音里满是自豪。这个让他自豪的工
作岗位，位于河北省迁西县，当时周围很
荒凉，住的木板房，吃水要自己打井。他
的工作是水文管理工作，监测流量水位。
此后40年，尽管工作岗位不断变

化，但他基本没离开引滦工程，现在是
引滦潮白河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
理。40年，从当初靠人工绞车等工具
进行水文监测，到如今的远程即可监
测，引滦工程从天津人饮水的生命线，
到如今要在此基础上打造引滦风景一
条线，邢占岺见证了引滦工程管理科
学化、智慧化、生态化的变迁。40年，
从一个高中生到现在的高级工程师，
引滦工程将他培养成了一名精通水务
工作的专业人士。
其实当初选择进入水务系统工作，

他是知道水务工作有多苦的——父亲就
是在水库工作的水务工作者。如果说当
初的选择是年轻的热血，现在的坚持就
是深沉的爱。
引滦入津工程是一项为民造福的民

生工程、民心工程，结束了天津人民长期
饮用苦、咸水的历史，解决了因供水不
足、水质不好对天津工业生产的威胁，改
善了田园种植和城市绿化的浇灌条件，
恢复了海河干流的通航功能，有效控制
了地面沉降的趋势，滋润了干涸的津沽
大地，为天津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注入
新的生机。“天津的经济发展有默默付出
的引滦人的贡献。”邢占岺为自己的40余
年的努力骄傲。

“天津市区、滨海新区、武清区、宝
坻区、宁河区还有些大型企业的饮用
水都是尔王庄水库的水。”引滦尔王庄
公司高级工程师孙少江骄傲地说。

他骄傲，因为尔王庄水库从当
年为引滦入津工程而建的“小字辈”
水库，到今天成为滋养天津人民的
引滦引江并流之地，40年来筚路蓝
缕的发展史刻在他心中。

1983年引滦入津工程通水，老
家在尔王庄村的孙少江高中毕业后
通过招考进入尔王庄水库工作。
“和现在比，那时的尔王庄水库

周围可以说是荒凉。现在我们的绿
化覆盖率是百分之百。这些树木植
被既涵养水源，又防止水土流失，起
到固堤作用。”孙少江说，从工作那
一年开始，就和同事们开始了对水
库区内的绿化工程，记不清亲手种
下了多少棵树。

特别是进入21世纪，天津水务
系统及引滦沿线地区积极践行绿色
发展理念，坚持截污治污、生态修
复、管理创新多措并举，以引滦水源
保护带动沿线地区生态环境质量整
体提升，积极打造生态引滦一条
线。尔王庄水库还通过放养鲢鱼苗
下水当“清道夫”的生物方法，绿色
低碳安全地清洁水体。

2017年天津全面推行河湖长
制以来，引滦入津工程体系中于桥
水库、尔王庄水库、引滦明渠以及果

河、黎河、新引河等引水河道全部纳入
我市河湖长制管理体系，市、区两级领
导担任河湖长，编制完成“一河（湖）一
策”方案，统筹引滦工程管理单位和属
地政府力量，共同推动引滦入津工程
治理保护。

都说水往低处流，但是尔王庄水
库在需要时却能接受高程更低的宜兴
埠泵站补水。这得益于信息化助力水
源调度。2014年南水北调中线工程
向我市供水，全市形成引江、引滦一横
一纵双水源保障，于桥、尔王庄、王庆
坨、北塘、北大港五库联调，外调水及
本地水源多源互济的供水新格局。为
了更好的衔接引江、引滦两大供水工
程，2022年，市水务局建成天津市南
水北调中线市内配套工程管理信息系
统，将引江、引滦各级管理机构及管理
部门进行横向及纵向连接，准确研判
各供水区水源来量、各关键断面水位
情况，统筹周边城区用水需求，精准实
施双水源联合调度，进一步提高水资
源配置效率，最大限度保障全市供水
安全。“如果我们这里水量不足了，可
以通过加压泵站从下游的宜兴埠向我
们反向输水。”孙少江告诉记者。

生态引滦、智慧引滦、科学引滦，
40年来引滦工程不仅为天津人民送
来甜水，也为中国水务工作培养了一
大批像孙少江这样从普通高中生到高
级专业技术人员的水务管理人才，为
中国水务事业发展贡献了引滦经验。

全市年供水总量

由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

不足20亿立方米

提高到2022年

33.55亿立方米

全市33座水厂

总供水能力达到

480万吨/日
是引滦通水前的

5倍

城市供水水质合格率

保持在99%以上
农村供水水质合格率

达到90%以上

本报讯（记者 王音）记者从市水
务局获悉，40年来，引滦入津工程累
计向我市安全供水332.8亿立方米，
有力地支撑了城市经济社会发展，被
誉为城市供水的“生命线”。
目前，我市已形成“一纵一横”引

滦引江输水干线为骨架，于桥、尔王
庄、王庆坨、北塘、北大港等五座水库
调蓄调度，辐射城乡的供水安全保障
体系，全市年供水总量由上世纪80年
代至90年代不足20亿立方米提高到
2022年的33.55亿立方米。其中，引
滦水在南水北调中线向我市供水前，
年调水量均在10亿立方米以上。
随着供水条件逐步改善，天津积

极运用引滦水向海河、北运河、子牙
河等重点河道实施常态化生态补水，
通过水体循环连通带动中心城区、环
城四区河道水质整体提升，每年生态
补水10亿立方米以上，其中引滦水约
占三分之一，为改善河湖水环境发挥
重要作用。


